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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获释
不少战犯喝得大醉被抬了出去

1975年 3月 20日午后 2时，抚顺战犯管理所俱
乐部摆下12张大圆桌，护士长和几位工人师傅身着
洁白的围裙，穿梭往来，端菜添汤。

所长金源和管教员们热情招呼这些被他们管教了
20年的国民党将军、官员，开始称呼他们为“先生”。

“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醉得被抬出去。岁数都
很大了，但是真干杯啊，亲人话别一样，毕竟待在一
起这么多年。”刘家常回忆说。

新中国的战犯特赦，从 1959年首次特赦开始，
基本一年一次，前后 6次，共特赦国内战犯 296人。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在
1964年3月被释放回国。

然而，在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军队
接管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军管，特赦中断。

“军管时期对战犯比较严厉。”刘家常当时被下
放到偏远乡镇，不能再参与管教战犯。到 1970年
初，管理所的权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战犯们被批斗
也成了家常便饭。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杨不平事件。”刘家常
说。杨不平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一次他看到报
纸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颇不以为然地说，刘少奇当
国家主席是根据宪法规定、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
来的，如果他有错误，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那也应当
按照宪法规定，经全国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罢免。现在
扣上个“赫鲁晓夫帽子”就推翻下台，这种做法违宪。

可想而知，杨不平自然成为战犯中“反革命”的
典型，遭受打骂侮辱，“非笔墨可形容”。目睹这种状
况，当时的战犯都认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绝望。

全部特赦
杀害杨虎城的主犯也被释放

直到一份《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
告》出现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事情才开始起了变化。

报告列举了 1966年到 1971年历年战犯死亡的
具体情况，以及危重病犯的情况。报告显示，1966
年战犯死亡1人，1967年5人，1968年8人，1969年9
人，1970年10人，1971年两个月死亡3人。

从此时起，重启“特赦”似乎就已经开始了准备
工作。“每个战犯的基本情况开始要向上报告，包括
历史罪恶、改造表现、处理意见等。”刘家常说。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者们也没有预料到中央
会全部特赦在押战犯。实际上，按照他们的方案，要
留下 8名战犯，其中包括周养浩——杀害杨虎城将
军和宋绮云两家六口的主凶。

“我们的方案往公安部报，打了好几个来回，但
都被否了，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全部特赦。”刘家常说。

管教人员追忆中国最后一次特赦战犯
最后释放的293名战犯有淮海战役的黄维、杀害杨虎城的周养浩等

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甚至可以去香港、台湾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时30分，和往
常一样，抚顺战犯管理所293名大多两鬓斑
白的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
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

发酵了一整晚的兴奋，在大礼堂上空
积聚。18日晚，战犯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大
道消息”——这是一次关于“特赦战犯”的
广播。

播音员一字一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
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整个大礼堂立即爆发出轰鸣般的掌声
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有的欣喜若
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泪
流满面。”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回忆说。

没有人想到会是“全部释放”。前一天
晚上，战犯们已就“这次会特赦谁”的问题
讨论了一整夜，几乎每个人都在暗中祈求
残生能获得自由。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已
经待了一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轻的战犯，也
已年过半百。

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的国民党战犯，
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
地，最初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

“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就没
有我们的今天”

抚顺战犯管理所现在早已成为博物馆，这座
被称为“远东最神秘监狱”的地方正在大修。虽然
地处偏僻，但管理所门口不时会有人要求参观。

如今已经66岁的刘家常，在给这个他工作了
一辈子的地方“看大门”，他跟他的“学员们”一直
保持着联系，往来书信保存下来有数百封。

对于这批战犯，刘家常始终有浓厚的好感。
在他看来，这些被释放的战犯，对共产党的改造
都是认可的。原本在他们看来罪恶滔天、还没有
改造好的周养浩，特赦之后的表现反而最好。

“只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是国民党军统少将
段克文。”刘家常说，段克文去了美国后，写了《战犯
自述》一书，歪曲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事实，让他
们很气愤。但是，针对这本书，其他战犯也主动批
驳，黄维就专门写了一篇《黄维自述》来澄清事实。

据金源回忆，国民党战犯们释放后全部安排
了工作，其中多数人被分配在各级政府部门或政
协，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业、农业部门，发挥技
术特长。1960 年被释放的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
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个农村种植果树，他栽
培出许多新品种，每年获得丰收。他的果树栽培
技术被推广到河北全省。

1964 年被释放的 42 名战犯中，有 28 人受到
各种奖励，8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目前定居香港的蔡省三，在国民党前主席吴
伯雄来大陆期间也是一路陪同，还到抚顺战犯管
理所参观。而蔡省三的夫人在弥留之际对他们
全家的遗言，有如下一句：“要记住，没有中国共
产党‘给出路’的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据《瞭望东方周刊》

狱中生活
黄维组织科研小组研制“永动机”

战犯们的离开可以称得上“风光”——
政府为他们发放了生活用品，从卫生纸到
粮票，一应俱全。当卡车载着他们离开抚
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当地群众夹道欢送，

“人很多，都想看一看战犯的模样”。
但管理所内却乱成一片，“像是败

退”。根据规定，特赦人员的衣物和笔记要
上交，一律不得带走。

“基本上在监狱中的所有资料都要留
下，包括改造日记、工作日记等，甚至连管
教战犯的学习材料也要上交。”刘家常说，
当时的口号是“一页纸都不准留”，这些材
料烧了好几天才清理完毕。

1975年 3月 21日，来自沈阳的 12次特
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原国民党第十
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回到了阔别 7年的北
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新中国第七批、也是
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
表 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
封感谢信，并在招待宴席上宣读出来。一向

“抗拒改造”、“连走路都挺着肚子”的黄维有
此举动，令熟悉他的老朋友们惊诧不已。

事实上，黄维在被管教期间对研制“永
动机”发生了兴趣。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
负责人的金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这个
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
他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
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

的 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
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遭遇冷落
蒋经国的“太子党”回台湾也被拒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
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
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
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
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
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最终陈士章、蔡省三、张铁石等10人提
出了赴台申请。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人在
台湾都有亲属，而最年轻的战犯蔡省三是蒋
经国的“太子党”，临行前，他特地去王府井
买了一幅刺绣，准备送给老上级蒋经国。

然而，来自台湾方面的声音却让他们
大吃一惊。台湾方面以这些人是统战工
具、是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

这让 10名被特赦返台的国民党前将领
进退两难，只能焦灼地等待。但过港签证5
次延期后，台湾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而就在这时，10人中的张铁石突然失踪，20
多天后，传来了他已自杀身亡的消息。

“张铁石的妻儿肯定希望他过去团圆，
但那么近就是进不了家门，是很悲惨的
事。他应该是彻底绝望了。”刘家常说。

但张铁石的死并未让台湾方面的态度
有所松动。申请赴台的特赦战犯们，4个人
去了美国，3个人返回大陆，其余两人留在
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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